鄭一鈞：論南京鄭和遺跡的歷史文化價值
   偉大的航海家、外交家鄭和，在他60餘年的生涯中，除了七下西洋之外，其餘大部分時間是在南京渡過的。南京稱得上是鄭和的第二故鄉。南京又是鄭和下西洋的決策地和出發地，並且是最早感受和認識到鄭和下西洋的成就的地方，南京的鄭和遺跡保存最多，也較為完整，作為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見證，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現從以下三個方面對此作一些論述：
一、南京鄭和遺跡的概況
鄭和很早就因為下西洋之事，而與南京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在鄭和隨燕王朱棣的靖難大軍來到南京不久，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為了大規模地發展中國與海外諸國之間的友好關係，即開始策劃由鄭和率領一支龐大的船隊遠航海外諸國，在下令各地大造海船進行船舶方面的準備的同時，命令鄭和率領數百人往海外各國和有關的海域，進行了一系列的海洋調查工作，為下西洋做航海探險等方面的前期準備工作。永樂三年（1405）鄭和下西洋首航，由鄭和率領以大、中型寶船為主的寶船船隊從南京出發，先到太倉與下西洋船隊的其他海船匯合，從而拉開了七下西洋的帷幕。南京自始至終是國內與鄭和關係最為密切的城市，因此南京的鄭和遺跡很多，雖然歷經600年的滄桑，現在還有一些遺跡可以考察得到。這些遺跡主要有：
  （1）南京寶船廠遺址：鄭和下西洋參加人數之眾，所用海船之多之大，都是史無前例的。這樣一支龐大的船隊，如果在下西洋的命令正式下達之後，才開始造船，短時間內是根本不可能完工的。尤其是船隊中那62艘寶船，大者長44丈4尺，寬18丈；中者長37丈，寬15丈；不但船體巨大，前所未有，在建造工藝和性能等方面的要求也特別高，打造起來尤其費料費工費時，短期內更是不可能全部造好。明朝政府為及時按需要建造好寶船，專門建了寶船廠，著手建廠的時間，應在明成祖朱棣有了大規模下西洋的構想，並為將這一構想付諸實施而積極進行各項準備工作之時。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在策劃下西洋之事時，已決定屆時託付鄭和全權執行下西洋的使命，同時派鄭和前往東西洋等處，為日後大規模遠航進行海上探險等方面的準備工作；另一方面，在國內也開始了船舶方面的準備工作，寶船廠就在此時建立。寶船廠建成後，僅用了二年左右的時間，就打造出這麼多的巨型寶船，也是很不簡單的了。寶船廠的舊址，在今上保、中保、新華船廠和三汊河南街一帶（原下保）；上保、中保、下保，從明代起就叫做“寶船廠”。當年這裏地面開闊，直通長江，寶船造好後，可以從寶船廠開船，自龍江關進入長江航道，駛向大海。現在這裏仍存有當年部分作塘（船塢）遺址。                                      

（2）馬府及馬府街：馬府即鄭和的府邸。鄭和本姓馬，因為在靖難之役中屢建奇功，在永樂元年正月初一被明成祖朱棣賜姓鄭，並提升為內官監太監。鄭和成為下西洋船隊的統帥之後，又有了“正使太監”和“欽差總兵太監”的官銜，地位又有所提升。在洪熙、宣德年間，鄭和任南京守備有六年時間。在永樂年間，鄭和連續六次下西洋，往往是這次下西洋剛回來，就要忙著為下一次下西洋做準備，然後接著就到海外各國訪問去了，如此來去匆匆，且沒有家眷，在國內沒有私人府邸，反而少了許多牽掛，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下西洋的事業中去。在洪熙以後，暫停下西洋，鄭和作為南京守備，或者說作為南京的行政長官，不但可以，而且有必要擁有自己的府邸。鄭和建造私人府邸，其長兄馬文銘把自己的長子過繼給鄭和立嗣，好在南京成個家，應在此時。鄭和本姓馬，出自對父母深切的懷念，對兄長等親人的深厚感情，以及對幼年家庭生活的眷戀，其府邸即以其原姓稱馬府，馬府所在的那條街，因當時鄭和在南京地位顯赫之故，便被改稱作馬府街，並一直沿用下來。馬府街位於南京白下區太平南路東側，由於馬府建築已毀，這條街也就看不出當年豪華壯觀的氣派。鄭和在世時，馬府的規模是很大的，現緊靠馬府街的鄭和公園（原太平公園）曾是馬府的私家花園，舊稱馬家花園。據南京鄭和後裔相傳，馬府街曾有72間房子，全毀於太平天國戰火，原鄭和府邸的所有房屋也同時被毀。馬府遺址的一部分在清代曾為新安會館館址所在，解放前曾為江蘇省立女子師範校址所在，解放後為馬府街小學校址所在。據南京市文管會等部門1983年對鄭和府邸遺址進行調查的結果，南京鄭和府邸應以馬府街一帶為中心，包栝原江蘇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新安定會館及現在的鄭和公園在內。其南側可能到白下路，北則為太平巷，西抵太平路，東抵長白街。
（3）禦制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和下關天妃宮：南京的天妃廟宇主要有三處，其中兩處建於洪武年間，一在郭城江東門外上新河北岸，一在郭城安德門外大勝關，均稱天妃廟；建於永樂年間的天妃宮，因為經歷了一些變遷，史籍上的記載也有些混亂，現特作一說明：這座天妃宮最初建在南京龍江關（《明會典》卷93），永樂五年（1407）九月戊午（初八）建成，是為紀念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平安歸來而建，當時稱龍江天妃廟（《明成祖實錄》卷52）；永樂七年（1409）正月己酉（初六），“賜廟額曰弘仁普濟天妃之宮，歲以正月十五日及三月十三日遣官致祭，著為令。”（《明成祖實錄》卷61）這座“龍江天妃廟”從此改稱“弘仁普濟天妃之宮”，或稱“弘仁普濟天妃宮”，簡稱“天妃宮”。12年之後，即在永樂十七年（1419），這座天妃宮不但顯舊，而且也不夠宏偉壯觀，與當時航海事業迅速發展和對海外諸國的交往不斷擴大的形勢不相稱，明成祖朱棣便敇令在儀鳳門外獅子山下，在原天妃宮的舊址上，重建天妃宮，於永樂十七年（1419）九月甲寅（十二日）建成。（《明成祖實錄》卷114）這次重建的天妃宮，仍名“弘仁普濟天妃之宮”。所謂獅子山，即盧龍山，在南京下關儀鳳門（今興中門）外，與靜海寺相鄰，這座天妃宮因地處下關，所以又簡稱下關天妃宮。在永樂五年九月建成，永樂七年正月改名為“弘仁普濟天妃之宮”的天妃宮內，曾立有《禦制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碑文為明成祖朱棣於永樂十四年（1416）四月初六日所撰。此碑主要是為紀念鄭和第四次下西洋平安歸來而建。鄭和第四次下西洋，首次遠航西亞及東非沿岸，開闢了橫渡印度洋的新航線，所曆風濤之險，訪問海外國家之多之遠，遠非前三次下西洋可比。為紀念這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航行，特立了禦制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是唯一的一座由永樂皇帝撰寫碑文紀念下西洋之事的石碑。據史籍記述，永樂十七年重建的天妃宮規模宏偉，金碧輝煌；其宮枕城，有一半在山間，當時龍江流經其下。宮殿華峻，廊廡繪海中靈異。玉皇閣高可見江，與遠近帆檣相輝映。宮後植有鄭和自海外帶回的娑羅樹，立有《禦制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明朝初期在南京建的幾座天妃宮早已無存，所幸《禦制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現基本完好，真可說是彌足珍貴。
（4）靜海寺遺址：靜海寺在南京下關儀鳳門外，該寺取名“靜海”，是寓以“海晏河清”、“太平盛世”之意。關於靜海寺的始建年代，由於史籍中沒有明確記載，有人根據明正德己卯（1519）四月南京禮部侍郎楊廉的《靜海寺重修記略》和萬曆癸巳（1593）刊本《萬曆上元縣誌》中的記載，認為是建于明仁宗洪熙元年，這是錯誤的。且不說明清一些文獻中，都說靜海寺是明成祖朱棣為表彰鄭和等出使海外的功勳而敇建的，最確鑿的證據，是《南京靜海寺鄭和下西洋殘碑》中的記載：“……帝敇建弘仁普濟天妃之宮于都城外龍江之上，……帝複建靜海禪寺，用顯法門，誠千古之佳勝……。”《南京靜海寺鄭和下西洋殘碑》是鄭鶴聲教授在1936年春探訪靜海寺時發現的。此碑曆劫之餘偶而保存，因其殘破，故寺僧不知於何時將這塊殘碑鑲嵌在寺之西側當時已作大廚房的房間牆壁間，以永其傳，表示珍惜之意。鄭鶴聲教授發現此殘碑後，經刮剔磨光，拓得碑文148字，並將其拍成照片（此照片刊載于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下冊“圖板”部分）。據鄭鶴聲教授介紹，此殘碑追述下西洋往事，語氣、字跡、格式，都與鄭和等所撰刻的《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碑》和《天妃之神靈應記碑》相似，很可能也是鄭和所撰刻，無疑為考證有關鄭和下西洋史事的第一手實物資料。根據此殘碑的記載，可見靜海寺是在永樂十七年明成祖朱棣敇令重建弘仁普濟天妃宮完工之後，複又新建的一座禪寺。這時靜海寺新落成，又適逢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歸來，即將從海外帶回的海棠種植於寺內。明顧起元所著《客座贅語》一書中曾對此記述道：“靜海寺海棠，永樂中太監鄭和自西洋攜至，建寺植於此。”從顧起元的這一記載，也可印證，靜海寺“建寺”的時間是在“永樂中”。靜海寺規模宏大，有三宿岩、潮音閣等勝跡，在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一書第18卷《天界寺所統·靜海寺》中有較詳的介紹（見《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下冊第46—47頁）。在洪熙元年（1425）鄭和率領下洋官兵守備南京時，為了紀念永樂時六下西洋的經歷，曾鑄造一大銅鼎供奉於靜海寺中。清道光時曾為舉人的潘德輿，寫過一首《靜海寺》詩，內有“更看銅鼎萬鈞重，雷紋古篆追商周，洪熙元祀鄭和造”之句，說明至少在道光年間此銅鼎尚安放於靜海寺中。靜海寺建成後，在明正德、萬曆年間和清乾隆時曾三次重修，以其規模宏大，在南京寺院中位居榜首。清甘熙《白下瑣言》中說：“儀鳳門外靜海寺，明永樂年間建，規模巨集闊，礎石大若車輪，潤如蒼玉，柱皆數圍，或雲沉香木為之，其實鈡山楠木耳。乾隆間，住持浩清，重為修整，創造石戒台，苾芻來歸者日眾，為金陵律門之冠。”在清《靜海律寺同戒錄述事》中更明確指出：該寺“敇名靜海，永鎮南天。地當江海要津，雲水往來，掛單極廣，郡志稱為八大寺之最。”所謂金陵八大寺，即鍾山靈穀寺，鳳山天界寺，聚寶山報恩寺，攝山棲霞寺，雞籠山雞鳴寺，盧龍山靜海寺，天竺山能仁寺，牛首山弘覺寺；南京這八大名寺各有千秋，而以靜海寺居各寺之首，不僅是由於它規模巨集闊，用材精良，還在於它是在鄭和下西洋鼎盛時期為紀念鄭和下西洋的光輝業績而建，所以氣勢也不同凡響。不知從何時起，靜海寺內立起了鄭和的塑像，清咸豐、同治年間人張汝南在《江南好》一詞的“自注”中說：“靜海寺在儀鳳門外，明內監馬三寶使西洋回建護法，塑三寶像，殿柱以碧玉石為礎，最有名。”可見在清鹹、同間靜海寺內尚存有鄭和的塑像。靜海寺于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被火焚毀，僅剩山門天王殿。嗣後再經重建，道光二十二年（1842）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即在此寺簽訂中英南京條約。在太平天國戰爭中，靜海寺再度被毀，事後又由靜安和尚再行募修。1937年冬，日軍進攻南京，此寺於是年12月10日大半被毀。據寺僧講，計焚去頭門韋馱殿3間，二門天王殿5間，毘盧殿3間，地藏殿3間，觀音殿3間，大客堂3間，老大殿地基平房3間，影堂3間，祖堂3間，齋堂3間，庫房3間，雲水堂3間，大廚房5間，樓房5間，共49間。僅存方丈室6間，念佛堂5間，其臨街大門“靜海禪寺”4字亦僥倖存在。因大廚房被毀，其璧間所嵌之下西洋殘碑同時損失。1945年抗戰勝利後，鄭鶴聲教授又往靜海寺故址訪尋遺碑，遍覓不得，此時殘碑已蕩然無存了。解放後，靜海寺曾一度辟為學校。1987年南京市政府決定重建靜海寺，用了一年時間，於1988年底在其原址偏西處，重新複建了占地628平方米的靜海寺，並辟為《南京條約》史料陳列館。複建後的靜海寺，仿清廟宇建築，黃牆紅柱，青瓦飛簷，斗拱交錯。寺內前為過殿，中為大院，正殿於後，其屋脊兩端雕有一對魚龍飾物，巨口吞脊，修尾高翹，出簷處還飾有麒麟等吉祥物。正殿前有抱殿。此外，殿庭南還辟有一院，系五色卵石鋪地，假山上植有梅竹，臨軒辟一池，碧水漣漣。
    （5）浡泥國王墓：即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墓，在南京雨花臺區鐵心橋鄉東向花村烏龜山南麓。浡泥國即今汶萊蘇丹國。永樂六年（1408）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中國訪問，八月乙未（二十日）抵達南京，受到明成祖朱棣的熱烈歡迎，隆重地予以接待。同年九月，麻那惹加那乃忽然患病，經醫治無效，不幸於十月乙亥（初一）逝世。明成祖尊照麻那惹加那乃的遺願，以王禮將他葬于南京城南石子崗。明成祖不僅以王侯陵墓的規制為麻那惹加那乃營造了陵墓，而且以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為墳戶，世代為之守墓，並為陵墓樹碑建祠，命有司春秋致祭。經過了數百年漫長的歲月，隨著江山易主，時過境遷，浡泥國王墓在明代以後逐漸湮沒，直到1958年5月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在雨花臺區深入開展文物普查工作時，才被發現。浡泥國王墓原有墓塚、神道石刻、祭祀祠廟三部分組成，1958年被發現時，祭祀祠廟早已坍毀殆盡，尚存墓塚、神道石刻、祭祀石柱礎及兩段殘碑等。浡泥國王墓的神道呈孤形。自墓塚往南，東西相對，分別有石武將、石虎、石馬、石羊、石馬夫、石馬各一對，都基本完整，另有一對石柱礎。由石柱礎處往南而折東，約110米處，為“浡泥國恭順王墓碑”所在地。距石獸約50步，有神道碑龜趺。碑身寬1.09米，厚0.30米，殘長1.09米。碑文中，“浡泥王去中國”等字還清晰可讀。渤泥國王的神道石刻，無論題材、造型或雕琢技巧，都具有鮮明的特點。尤其是4個石人均為高鼻樑、拱嘴唇，有須的均呈“八”字形翹起，其胸部還有領結，顯然是模擬了外國人的形象雕琢的。自1958年5月12日浡泥國王墓被發現以來，得到國家和政府高度的重視，江蘇省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先後將其公佈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已進行過6次維修，現又進一步辟為具有穆斯林特色的名勝風景區，成為中浡兩國友好關係源遠流長，鄭和下西洋成功地執行了睦鄰友好政策的歷史見證。                                                                                   

   （6）大報恩寺、琉璃寶塔遺址：大報恩寺及其琉璃寶塔，是明成祖朱棣在準備遷都北京時，為報答父母（父親朱元璋、生母碽妃和養母馬皇后）的恩情而決意興建的。該寺自永樂十年（1412）十月十三日午時動工，特准按皇宮規制建造，由鄭和與另一名太監汪福主持其事。在大報恩寺營造期間，正逢鄭和連年出使海外，對這項巨大的建築工程難以兼顧，致使當事人多把相關軍夫人匠擅自役使，以致工程進展緩慢。直到鄭和擔任南京守備，時常親臨現場督促指揮，工程進度加快，至宣德三年（1428）八月初一始告完成。整個工程用了16年時間，耗資錢糧銀2485484兩，其中有鄭和下西洋節餘款項100多萬兩，參與營建的軍匠夫役達10萬人之眾。大報恩寺的範圍，東起今晨光機器廠，西至雨花路，南達雨花臺，北抵秦淮河邊，周圍9裏13步。大報恩寺規模宏大，以佛殿（即大雄寶殿，又稱碽妃殿）、天王殿、寶塔為主體，包括金剛殿、觀音殿、伽蘭殿、經藏殿、論藏殿、三藏殿、法堂、祖師堂、禪堂、經房、東西方丈及禦亭、左右碑亭、畫廊等殿堂；其中畫廊有118間，經房38間。大報恩寺及其琉璃寶塔的建築極其精美，集明代以前中國建築藝術精華於一身，其中以大雄寶殿和四天王殿最為壯麗，下牆、石壇及欄杆，都用漢白玉石砌成，雕鏤得非常別致。整個建築群的施工都十分精緻。地基均用木炭墊底，其方法是先插木樁，然後縱火焚燒，化為燼炭，再用重器夯砸結實，使地質不再遷變，能夠承受重壓；上面用朱砂覆蓋，起到防潮殺蟲的作用。尤其精巧絕倫的是雄峙於寺院北部的五色琉璃寶塔，高32丈9尺4寸9分，按明代營造尺一尺等於0.317米計算，約高104.45米。明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在《報恩寺塔歌》中有“壯哉窣堵波，直上三百尺”之句。“三百尺”也就是30丈，這可以印證琉璃寶塔的高度在30丈之上。另有記載說塔高24丈6尺1寸9分，似不準確。琉璃寶塔9層8面，全部用白瓷磚、五色琉璃瓦和漢白玉石砌成。白瓷磚嵌於塔的外壁，每塊瓷塊中央都有一尊金剛佛像，塔上下有鍍金佛像上千萬尊，每一佛像用10數塊琉璃磚拼成，“其衣摺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鬚眉不爽忽，鬥筍合縫，信屬神工。”（張岱《陶庵夢憶·報恩塔》）每層塔樓的屋面覆蓋、欄杆和拱門，均用五色琉璃構件，其中黃綠相間的拱門上，飛天、雷神、獅子、白象、花卉等圖案，造型生動，色彩絢麗，塑制精美。全塔“神龍人獸，雕琢精工，世間無比。”（王士性《廣志繹》卷2）報恩寺琉璃寶塔在當時便以其宏偉壯麗，令海外各國讚歎不已，認為是舉世所無的。歐洲人把它同羅馬大鬥獸場、埃及亞歷山大陵墓、英國耶利巴厘巨石圍圈、義大利比薩斜塔、土耳其索菲亞清真寺，以及中國的長城，並視作“世界奇觀”。大報恩寺大殿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遭雷火被毀，琉璃寶塔在咸豐六年（1856）太平天國戰爭中毀於戰火。今天，在大報恩寺的原址，僅存兩處石龜，高約7米，其中一個石龜背上還保留下10多米的石碑，可惜碑文已辨認不清。此外，還陸續發現了一些報恩寺及琉璃寶塔的構件。
  （7）淨覺寺：位於城南三山街（現址在建康路41號），初建於洪武二十一年（1388），系南京最早的一座清真寺。宣德五年（1430）淨覺寺遭火災被毀，此時恰逢鄭和準備第七次下西洋的前夕，明宣宗特准鄭和的奏請，動用國庫資金重建淨覺寺。重建後的淨覺寺較前擴大了規模，北至砂硃巷，東南至大街，西達馬巷。清代又有過兩次重修，嘉靖年間重修時還敇建磚雕牌坊一座。現在淨覺寺磚雕牌坊雖然是近年重建的，但上方仍有“敇建”二字，以保持當年風貌。淨覺寺現存建築有院落四進，有望月樓、正殿、後殿、阿訇齋及南北講堂等。禮拜堂後有高牆一座，相傳為明代所建，為南京寺廟中最高的牆壁。今天淨覺寺仍是穆斯林們進行伊斯蘭教活動的地方。
  （8）鄭和墓：位於風景幽美的佛教“牛頭禪”發源地牛首山的南麓，現江甯縣谷裏鄉周昉村境內。鄭和1433年在印度古裏逝世後，被明宣宗賜葬於此。墓所在之小山，當地農民稱之為“回回山”，稱墓為“馬回回墓”；墓不遠處有個叫“鄭家村”的小村莊，村民自稱他們祖輩世代看守墓地。1981年，南京市文管會和江寧縣文教局前來勘查，發現該墓墓園宏偉，墳壙呈馬蹄形，土質墓包呈長方形。1985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580周年前夕，按照穆斯林葬儀的習慣、規格和風貌，重修了鄭和墓。新墓選用優質青石砌成墓園及墓蓋石，墓前有28級臺階，象徵鄭和有28年航海歷程；臺階分4組，寓意鄭和訪問過近40個國家和地區；每組7級，寓意七下西洋。墓園中還有碑、碑亭和古色古香的陳列（接待）室。
  上述之外，還有一些遺跡需要作進一步的考察：（1）碧峰寺：位於中華門外能仁裏，1946年毀寺建校，遺址原建有碧峰寺小學，現為南京雨花臺區試驗小學。該寺本為晉代尼寺，宋元嘉時，因西域尼鐵索羅登至建康，故號鐵索羅寺。齊時仍稱鐵索羅寺，梁以後或稱翠靈寺，或稱妙果寺，宋曰瑞相院。明洪武初重建，以居碧峰禪師。鄭和自信仰佛教以來，碧峰寺是鄭和經常走動，從事一些佛事活動的地方。鄭和因此與碧峰寺的非幻禪師結為摯友，曾邀請他共下西洋。非幻禪師在隨鄭和到海外訪問時，很注意將海外諸國的佛教藝術介紹到國內，曾從海外帶回一套沉香羅漢塑像，後被陳列於碧峰寺非幻庵中。鄭和在第七次下西洋前夕，曾自己出錢鑄成12尊金銅像，雕妝羅漢18位，並古銅爐瓶等，置於家中，準備從海外回來後再送碧峰寺供養。所有這些，都說明鄭和與碧峰寺有很深的淵源關係。（2）龍灣、穩船湖：龍灣是鄭和寶船聚集，從南京出發的地方（見明顧允明《前聞記》）。龍灣，顧名思義，是南京長江水域一水灣之名，並且在寶船附近。伯希和認為“龍灣是南京西北之一小灣名”（《鄭和下西洋考》）。龍灣水域廣闊，明初陳友諒率艦隊與明水軍大戰于龍灣，明軍獲陳友諒巨艦百餘搜及戰船數百艘，可見當時龍灣能容納眾多巨舶。穩船湖為鄭和檢測寶船廠所造之船質量是否符合要求的地方。據同治《上江兩縣誌》記載：“在下關草鞋峽下游古靖安省入江處附近，有張陣湖，明代稱穩船湖，地近寶船廠，即太監鄭和試船處。”據實地調查，穩船湖當在今燕子磯三台洞東採石場附近。（3）鍾山書院：位於南京東護龍河，在明初時尚通舟楫。此處在明代為鑄鐵廠，鄭和船隊所用鐵錨即由該廠鑄造。清代此處為鍾山書院，在書院大門右邊空地上，有兩個大鐵錨叉陷於土，相傳為鄭和下西洋遺物，此鐵錨在道光年間尚存。（4）十六樓：位於三山門至江東門一帶。明洪武時在這一帶興建了16座大酒樓，即江東樓、鶴鳴樓、醉仙樓、集賢樓、樂民樓、南市樓、北市樓、輕煙樓、翠柳樓、梅妍樓、澹粉樓、謳歌樓、鼓腹樓、來賓樓、重譯樓、叫佛樓，作為外國來賓和南京人民公共休息和娛樂的場所。在永樂時期，隨鄭和使船來華的海外貴賓雲集南京，這些酒樓“以居四方賓客”，成為南京一道亮麗的風景線。（5）兜率崖辟支佛洞：在南京城南中華門外牛首山南麓，即辟支洞，與位於牛首山南麓的弘覺寺（古佛窟寺）、文殊洞、觀音洞等，同為牛首山南麓佛教名勝。據明《非幻庵香火聖像記》記載，宣德年間，鄭和的摯友牧庵謙公主持牛首山寺院事務，鄭和前往牛首山看望他時，“覽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乃伐木鳩材，複崇棟宇，像設起人之瞻敬。”可見在宣德年間下西洋之前，鄭和在遊覽辟支洞時，因感而發，在此建造廟宇，以為晚年的一種精神上的寄託。（6）其他可進一步考查的遺跡：1.明代南京內官監衙署：大致位於今後宰門一帶，即明代皇城的北安門內、北上門附近。永樂元年鄭和被提升為內官監太監，即在此辦公和居住；在永樂時期六下西洋回國逗留南京期間，這裏也是鄭和辦公和居住的地方。2.明代南京守備衙署：位於公園路一帶。鄭和自洪熙元年以後任南京守備期間，曾在此辦公。
二、南京鄭和遺跡的歷史文化價值
   南京鄭和遺跡作為鄭和下西洋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無論在過去、現在或將來，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現分別作一些論述：
  （1）寶船廠遺址：宣德八年（1433）七月，鄭和船隊回國後，由於鄭和已去世，船隊難以接著再下西洋，所有寶船統統返還寶船最初的基地——南京寶船廠駐泊、封存。從這時起，直到寶船朽壞為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寶船廠遺址一直成了鄭和寶船的“展覽館”，使人們在鄭和船隊停航之後，仍能從寶船實物想見鄭和船隊當年的雄姿。正統九年（1444），即在鄭和船隊停航11年以後，馬敬在為《瀛涯勝覽》作序時，尚能據親見之寶船，稱讚鄭和下西洋“舟楫之雄壯，才藝之巧妙，蓋古所未有。”這一記載，正可與10年前，即宣德九年（1434）時，鄭和船隊重要成員鞏珍在為所著《西洋番國志》寫的序言中，稱寶船“體勢巍然，巨無與敵”相印證。即或年久失修，寶船朽壞，但由於寶船廠遺址尚在，亦可由寶船廠巨大的規模，聯想到當年之所以要在這裏建造如此龐大的海船，是為了到海外去索取財富，通過海外貿易，取得為中國所沒有的“寶物”，從而有助於增強人們的海洋意識，想到走向海洋也是一條獲得財富的途徑。明嘉靖年間曾任工部主事，於嘉靖三十年（1551）主持龍江船廠事務的李昭祥，面對他相當熟悉的寶船廠遺址，著重指出：“洪武、永樂中，造船入海取寶”，才特為設立了寶船廠。同樣，在明清之際，由寶船廠遺址的存在，有助於在有關志書（如明李昭祥《龍江船廠志》）、地方誌（如清同治《上江兩縣治》）和小說（如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以及其他載體中，記述寶船廠時有所依據，並引導人們前往寶船廠憑弔，引起人們對當年鄭和乘寶船下西洋舊事的追思，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對缺乏海洋意識的國人來說，鄭和造寶船“入海取寶”的盛事，自然會引起了他們對海洋的興趣，從而有助於增強人們的海洋意識。今天，寶船廠遺址是目前唯一地點確切，尚可考察、參觀的鄭和寶船船廠遺址。鄭和船隊是由寶船、戰船等多種類型的海船組成的，除寶船主要在南京寶船廠造的之外，其他船隻還分別打造於江蘇太倉、福建長樂以及分佈於浙江、湖南、江西等省的造船廠，但這些船廠的規模都不大，時至今日，已無確切地點可供考察。寶船廠遺址就不同了，直到近幾十年，乃至今天，在寶船廠遺址還陸續出土了一些船的構件、造船工具和材料等，是研究鄭和寶船的珍貴實物資料，可以從一個方面說明寶船廠遺址的文物價值，促使人們進一步對遺址進行科學的發掘，以期有更重要的發現。由寶船廠遺址範圍的廣大，船塢的規模，以及出土的文物等，我們不難想見鄭和下西洋“舟楫之雄壯，蓋古所未有”，可以增強人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激發愛國熱情。另一方面，據南宋吳自牧《夢粱錄》記載：“海商之艦，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小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既然鄭和寶船為“古所未有”，則肯定大於五千料海船，那種認為鄭和寶船僅限於二千料和一千五百料海船的觀點也就很值得商榷了。因此，由於寶船廠遺址在一段時間內向世人展示了鄭和寶船的雄姿，從而為後世留下了鄭和船隊“舟楫之雄壯，蓋古所未有”的第一手資料，這大有助於證明史籍中關於寶船尺度記載的可靠性，並有助於人們加深對鄭和下西洋“科學航海”的認識。
  （2）馬府及馬府街：今天雖然在這裏看不到當年的遺跡，但這裏畢竟是鄭和故居遺址所在之處，如在馬府街鄭和故居樹以標誌性牌示，亦可藉以紀念鄭和，緬懷鄭和下西洋的光輝業績。今天的鄭和公園當年曾為馬府的一部分，即曾為鄭和府邸的私家花園，現在這裏仍然是“花園”，且又冠以“鄭和”之名，作為紀念鄭和的公共場所，可以說是名副其實。以鄭和公園為平臺，增加一系列以鄭和下西洋為題材的雕塑等，適時搞一些紀念鄭和的活動，對宣傳鄭和的光輝業績，發揚鄭和精神，是很有價值的。
  （3）禦制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和下關天妃宮：禦制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的歷史文化價值，主要在於它是鄭和下西洋的一座里程碑，是為紀念鄭和船隊首次遠航到西亞及東非沿岸諸國而建的。該碑的另一重要價值，是碑文為明成祖所撰，表達了明成祖對派遣鄭和等出使海外諸國所持的基本立場：“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諸番國，導以禮儀，變其夷習。”即以中國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引導那些尚處於朦昧狀態的海外邦國，使其改變野蠻落後的習俗，懂得禮儀，學會先進的生產技術，接受先進的生活方式，步入文明社會的行列。在十五世紀初期，中國是世界上文明程度較高，文化高度發達的國家。永樂盛世的出現，把中國具有數千年悠久歷史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形成為當時世界文明的一個重心。海外諸小國，當時還處於比較落後的社會發展階段，越是遠離歐亞大陸的海外小國，其文明發展的程度越低，不少地方還處於末開化的部落狀態。作為一代雄主的永樂大帝，高瞻遠矚，順應歷史潮流，意識到中國作為一個先進大國，對落後的“海外諸番國”，應負有“教化”的責任，派遣鄭和下西洋，以中國先進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影響他們，教導他們，使之開化，改變其野蠻落後的“夷習”。在中國歷代有作為的封建帝王中，無論是秦皇漢武，還是唐宗元祖，都沒誰能象明成祖這樣，強烈地意識到中國應向海外落後國家敷宣中國的教化，以提高其文明的程度，促進其社會的進步。在鄭和下西洋之際，正值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盛世，由於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國家強盛統一，對外開放；海外諸國同中國相比，在文明程度上存在著明顯的差距；另一方面，當時世界歷史的發展，正處於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前夜，時代要求人們在物資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逐漸打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日益具有世界性。以鄭和為首的一批航海家，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忠實地執行了明成祖賦予的使命，以當時中國所具有的各種優越的物質條件與先進的精神文明為基礎，肩負著中國對於世界(主要是較落後的海外諸國)的責任感，數次大規模出使西洋，為“宣教化于海外諸番國”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尤其從鄭和第四次出使開始，使中華文教遠被于西亞、東非渚國，意義尤為重大，故明成祖朱棣在鄭和安全返航以後，刻碑明志，實為厥時。鄭和在海外各國訪問時，對促進一些落後國家社會文明的進步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鄭和下西洋在歷史上的進步意義，由於這塊石碑的存在，可以得到確鑿的證實。即或在將來，這塊石碑同樣可以向世人昭示，中國在歷史上就致力於人類進步事業，願意扶助落後國家改變不文明的狀態，使之與中國共用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共同創造人類美好的未來。下關天妃宮遺址的歷史文化價值在於，下關天妃宮的變遷，是鄭和下西洋興衰的一個縮影。下關天妃宮的創建，是為了紀念鄭和下西洋首航勝利歸來；它由“天妃廟”改稱“弘仁普濟天妃之宮”，是在永樂七年鄭和下西洋持續發展之時；永樂十四年在宮內刊立“禦制弘仁普濟天妃之宮碑”，則是為紀念鄭和下西洋首航西亞以至東非沿岸遙遠之國勝利歸來；永樂十七年重建下關天妃宮，則正值鄭和下西洋鼎盛時期；而隨著鄭和下西洋的終止，下關天妃宮也漸漸湮沒。下關天妃宮的興衰，折射著鄭和下西洋的興衰，由此可見，從人們對海神天妃信仰的程度，即可反映出航海事業的興衰，以及航海過程中所遇到的艱險，從而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古代航海事業的理解，這種由信仰天妃所代表的一種中國海洋文化的特點，從下關天妃宮的變遷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詮釋。
  （4）靜海寺遺址：靜海寺建於永樂十七年（1419），正值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歸來之時，在經過鄭和多次出訪海外諸國以後，東南亞及南亞一帶和平安定的局面已經奠定，海路暢通，人民安居樂業，中國在海外的威望也隨之樹立起來。鄭和下西洋的目標——與海外各國“共用太平之福”，基本上是實現了。在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下西洋之際，受鄭和下西洋的影響而來中國朝貢的海外國家多達60余國，其中有不少國家是第一次來中國訪問；在永樂年間浡泥、滿剌加、蘇祿、古麻剌朗4個國家11位國王先後來中國訪問；此種盛況，正呈現一派“海晏河清”、“太平盛世”的景象，為歷代所未有。“靜海”，也就是寓以海上太平之意，靜海寺即是為紀念當時出現的這種海上太平的盛世而建。因此，靜海寺的歷史文化價值，就在於它是中國在海外執行睦鄰友好政策獲得空前的成功的歷史見證，並標誌著鄭和下西洋實施“和平外交”所作出的歷史性的貢獻。清陳文述在《靜海寺詩並序》中說：“靜海寺在儀鳳門外，盧龍山西。永樂以海外平服，因建此寺。”由此可見，靜海寺的這種歷史文化價值，歷來是人所共識的。另一方面，靜海寺又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簽訂時的談判處所；與明永樂時靜海寺是中國強盛、海外平服的象徵正相反，第一次鴉片戰爭時的靜海寺是清王朝喪權辱國、帝國主義列強開始從海上入侵中國的歷史見證。這樣，靜海寺從正反兩方面都可以成為對人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教材。
  靜海寺歷史上在發展中外文化交流，豐富南京人民的文化精神生活方面，曾起到積極的作用。在下西洋回國時，鄭和等曾把從海外帶來的一些精美的繪畫作品陳列於靜海寺，供南京市民欣賞、學習。據《江寧府部紀事》記載：“靜海寺有水陸羅漢像，乃西域所畫，太監鄭和等攜至。每夏間張掛，都人士女競往觀之。”此水陸羅漢像在明萬曆年間仍保存完好，可供人們參觀欣賞。當時俞彥在《靜海寺重修疏序》中尚讚歎靜海寺內“阿羅漢像，水陸畢陳，巧奪造化之奇。”南京市民能在靜海寺中欣賞到海外繪畫精品，不但是一種藝術享受，而且可以從中瞭解海外國家繪畫的一些特點，這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上，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靜海寺中還種植著鄭和從海外帶回的海棠，至一百五十年後的萬曆中期，仍在盛開。當時顧起元（萬曆二十六年（1598）會元，後為禮部左侍郎）在《客座贅語》中記載：“靜海寺海棠，永樂中太監鄭和自西洋攜至，建寺植於此，至今猶繁茂，乃西府海棠耳。”鄭和從海外引進的花卉，植於靜海寺中，壹佰數十年後仍枝葉繁茂，花兒盛開，足資欣賞，與鄭和從西洋帶回的水陸羅漢畫像一起，豐富了幾代南京人的精神生活。此外，在靜海寺發現的鄭和下西洋殘碑，上面記載了鄭和船隊中由“將領官軍乘駕”的海船有兩千料、一千五百料海船並八櫓船，是目前所知關於鄭和下西洋船的唯一碑刻資料，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
  （5）浡泥國王墓：浡泥國是鄭和下西洋時期海外諸國中與中國關係最為密切的國家之一。鄭和下西洋第一次下西洋時，即去浡泥國訪問，封前渤泥國王馬哈漠沙世子麻那惹加那乃繼為渤泥國王；為表示對中國的友好和感激之情，永樂六年（1408）八月，麻那惹加那乃率王妃、弟、妹、子女及親戚、陪臣150人來中國訪問。明成祖對渤泥國王的來訪極為重視，聞訊即派太監杜興等前往福建迎接，宴勞慰問，倍加關懷，並命渤泥貴賓進京途中所過諸郡都要設宴款待。麻那惹加那乃一行到達南京後，受到最高的禮遇。明成祖在宮中親切會見了麻那惹加那乃，並命將渤泥貴賓贈的禮品陳列于宮中顯要位置，供大家參觀，以示珍重，在一定範圍內讓眾人瞭解到浡泥國的特產和手工藝水平。明成祖同時回贈渤泥國王、王妃等冠帶襲衣，又親自在奉天門宴請麻那惹加那乃。渤泥貴賓在南京期間，明成祖“賜渤泥國王儀仗、交椅、水缸、水盆，俱用銀；傘、扇，俱用白羅；銷金鞍馬二，及賜金織文綺、紗羅、綾絹衣十襲。”其餘王妃以下各位貴賓都按級別分別給予賞賜。在服飾方面，既考慮到要使貴賓們享受到中國的文明禮遇，又照顧到浡泥國的風俗，自浡泥國王以下，凡男子“衣服之制入中國，女服從其本俗”。渤泥貴賓在南京生活期間，享用等同王侯的豪華儀仗及宮廷所用貴重生活用品，居住在專門接待外賓的“會同館”。明成祖每天派一名大臣去會同館負責麻那惹加那乃的起居，平日的酒食也特地讓禦膳房準備好後由重要官員送往會同館，此外，明朝政府還經常設宴款待浡泥貴賓，派太監陪同他們參觀遊覽，並安排他們參加各種娛樂活動。在15世紀初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東方文明的中心，浡泥國王一行此時來到中國首都南京，受到明朝政府最高的禮遇，盛情的款待，享受到中國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在中外文化交流上也是一件盛事。他們在南京參觀訪問，親見中國文物典章之美，軍容儀威之盛，百姓安居之樂，並感受到南京歷史文化的無窮魅力，以“生居絕域，習見僻陋”，得“獲睹天朝太平樂事之盛”，感到“死且有光”。永樂六年十月麻那惹加那乃不幸在會同館病逝，臨終前遺言“體魄托葬中華”，囑其後人下屬“誓世世毋忘天子恩”，表達了對中國深切的眷念之情。麻那惹加那乃在南京生活期間，深深感受到中國對海外遠國真切的友好之情，因而對中國也以真誠相報，令明成祖非常感動，曾讚揚他道：“西南諸番國長，未有如王之賢者也。王之至誠，貫于金石，達於神明，而令名傳于悠久，可謂有光顯矣。”浡泥國王墓的歷史文化價值，就在於它體現了在鄭和下西洋時期，中國與浡泥國之間締結的真誠友誼，“貫于金石，達於神明，而令名傳于悠久”，世世代代為人們所瞻仰。明代羅曰炯曾感歎浡泥國王“挈妻子臣屬，越海獻琛，殞身萬里，略無怨悔。非其盛德，曷能俾之向化若此哉！”（《鹹賓錄》卷6·古麻剌傳）明代另一位研究海外關係的學者黃省曾在瞻仰了浡泥國王墓之後，也深有所感地說：“余嘗游金陵，至石子崗，過浡泥恭順王墓，未嘗不歎天子待島夷之至，而慶恭順之遭也。” 在鄭和下西洋時期，由於中國面向海外發展，實行對外開放和睦鄰友好政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加強了與亞非沿海國家之間的相互交流，使中國與海外諸國之間的友好關係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南京作為明朝的首都，成為國際性的都市，東方文明的中心，而令海外各國衷心向慕，至死不渝，渤泥國王墓就是這一光輝歷史的見證。這是南京作為首都在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而這些遺跡，正是南京走向世界，曾經有過的黃金時代的歷史見證。由於這些遺跡的存在，時時在向人們昭示著南京歷史上的這一成就和貢獻，大有助於彰顯南京在國際上的形象，使人們對今天南京應在國際上發揮什麼作用增加新的認識，鼓舞南京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創南京新的黃金時代，為把南京建設成為一個世界各國衷心嚮往的第一流的國際化城市而奮鬥。對於未來，這些遺跡仍將激勵南京人民努力去發揚光大鄭和文化，為發展中國與海外各國之間的傳統友誼作出新的貢獻。
  （6）大報恩寺、琉璃寶塔遺址：鄭和任內官監太監，負責營造宮室、塔寺、陵墓等事，因為職責所系，所以在營造建築方面亦有所建樹，同樣表現出了非凡的氣魄和才能，稱得上是一位傑出的建築工程專家。由鄭和等建造的大報恩寺及其琉璃寶塔，即可看出鄭和在經辦建築工程上是如何的獨具匠心。鄭和還將從海外帶回的五穀樹栽種在寺內，供人們欣賞。五穀樹不但結子如五穀，據說還可以驗年歲豐歉。在歷史上，人們由參觀寺內的五穀樹，而追憶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和鄭和不平凡的一生。清陳文述在《五穀樹詩》中詠道：“樓船十萬泰西回，此樹曾隨舶棹來。移植遠從鸚鵡地，托根終傍鳳凰台。種分蕭寺雙株老，花為豐年幾度開。野史紛紛說三寶，貂璫亦自不凡才。”這兩座建築雖已毀壞，但根據史料記載，當初燒制琉璃瓦、琉璃構件及白瓷磚時，都燒成一式三份，一份建塔，另兩份分別編號埋入地下，作為修補時的備件。若記載屬實，且能發現一套較完整的備件，就有助於複建這兩座建築。解放以後，曾在中華門外能仁裏窯崗村一帶發現大批琉璃構件，且多標有墨數字號。現在，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博物館內都存有不少精美的琉璃構件。又據2003年第2期《鄭和研究》報導：2003年7月，“在南京集合村地區施工時，挖掘出一些琉璃構件，其中有些上面雕刻有獅子、老虎、大象等動物圖像，色澤鮮豔，據到場的有關文物專家鑒定，是報恩寺備用的構件。此次發現，對於即將複建的報恩寺有重要的價值。”如有朝一日報恩寺及其琉璃寶塔得以重建，無論在紀念鄭和的豐功偉績，展現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光輝成就，還是在發展南京的旅遊觀光事業上，都是極有價值的。
  （7）淨覺寺：鄭和祖輩均篤信伊斯蘭教，雖然鄭和後來信仰佛教，但並沒有放棄對伊斯蘭教的信仰，尤其他以其兄馬文銘之子為嗣，其後代子孫必沿襲其祖輩信仰伊斯蘭教的傳統。因此，鄭和在第七次下西洋前夕奏請重修淨覺寺，也是為子孫後代著想，讓他們能有一個較好的舉行宗教儀式的場所。因此，淨覺寺的歷史文化價值，在於能夠說明鄭和雖然早年離家，但始終沒有忘本，對穆斯林有著深厚的感情。
  （8）鄭和墓：鄭和於宣德八年（1433）在古裏去世，可以說是以身殉職，把自己大半生的精力都獻給了下西洋的偉大事業。由於歷史上的原因，鄭和一生光輝的業績，鄭和下西洋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及其偉大的歷史意義，長期以來沒有得到人們足夠的重視，不僅《明史·鄭和傳》上對鄭和的介紹非常簡略，史籍上有關鄭和的記載也非常之少，以至數百年來人們對鄭和的出生地，卒年和墓地都不清楚，這對鄭和，對鄭和下西洋這段光輝的歷史，都是極不公正的。1985年，全國隆重舉行了紀念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的活動，使人們認識到恢復鄭和下西洋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全面的介紹和正確評價鄭和的生平事業，充分肯定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功績，發揚鄭和精神，是時代賦予我們的光用歷史使命。在這個時候，鄭和墓地被確認，進而重修鄭和墓，就是要恢復鄭和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在鄭和墓前憑弔鄭和，緬懷鄭和的光輝業績，能夠激發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鼓舞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9）其他遺跡：在南京還有一些有待進一步考查的鄭和遺跡，對紀念鄭和，宣傳鄭和下西洋的光輝業績，都有一定的意義。龍灣和穩船處對宣揚鄭和船隊的規模和科學航海的精神，碧峰寺對進一步瞭解鄭和的宗教信仰和晚年的精神生活，16樓對人們進一步瞭解鄭和下西洋時期南京作為國際性都市的繁榮程度，及對中外文化交流的貢獻等，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三、南京鄭和遺跡與其他遺跡的比較
    與其它的歷史文化遺跡相比，南京鄭和遺跡具有以下顯著的特色：（1）靜海寺既是鄭和下西洋鼎盛時期海上太平的歷史見證，又是中國近代帝國主義從海上入侵導致喪權辱國的歷史見證，同一遺址，卻見證了截然不同的兩段歷史，凝聚了中國由對外開放到閉關自守，由強盛到衰弱的歷史經驗與教訓，這是其他遺跡所不具備的。（2）南京不是沿海城市，然而這些遺跡卻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的海洋文化，是中國古代面向世界，在海洋上的發展達到頂峰的歷史見證。（3）這些遺跡中，像淨覺寺、碧峰寺等反映了鄭和特有的宗教信仰，既能說明鄭和一生坎坷的遭遇和傳奇般的經歷，又能說明鄭和的宗教信仰與下西洋事業的密切關係。（4）這些遺跡中，寶船廠和大報恩寺琉璃寶塔分別反映了中國古代在海船製造和寶塔建築上所能達到的最高水準，這也是其他遺跡所不能代替的。
   南京鄭和遺跡與其他遺跡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它代表著中國歷史上在海洋上最強大的時期，即或在那個年代，中國對海外也不實行侵略擴張政策。因此，對於現在和未來，這些遺跡不僅是對人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而且也是激勵世人發揚國際間友好合作與相互交流歷史傳統的生動教材，即或中國強大了，這些遺跡正向人們昭示，中國會一如既往，不搞霸權，在國際交往中反對持強淩弱，而致力於同各國發展睦鄰友好關係，走向共同幸福和持久和平的光明未來。我想，南京鄭和遺跡比其他任何遺跡，更具有這一方面的歷史文化價值。
